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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戏之乡三代人（七）

唐亚生

乘上改革潮流的文工团第三代人

1981年上半年，新五公社文化站创办

文艺印刷厂。办厂的宗旨是亦工亦艺，除

专业从事印刷的工人外，招收部分演员、乐

队，边生产边排练节目，靠办厂收益养活自

己。同年下半年，招收第一批演员、乐队14
人。他们既没有像第一代人只要自愿进来

就成为团员，也没有如第二代人先在各大

队文艺宣传队历练，好中取优。这次是经

过严格的遴选。当然，被有幸选上的，就有

接受聘请专业老师传艺培训的机遇，为日

后的演艺活动打造最起码的基本功。

虽然招收的是业余演员，但当时在老

百姓的眼里，文艺厂毕竟是社办厂职工，又

能上台演戏，是个清高的行当，因此很有吸

引力。同年下半年，当文艺工厂招工的海

报一出，前来报名的有近 500 人。如何挑

选这批报名的男女青年，文化站领导经过

研究，决定分两步遴选：即初选与精选。初

选由公社文化站站长赵政、第二代演员戚

广龙、主胡琴师吴水云负责。挑选采取考

试的形式，考试那天，前来应试的人坐满公

社大礼堂人。考试主要让每一位报名者自

选自唱一段沪剧唱段或歌曲在台上演唱，

如果要求乐器伴奏的，由吴水云给演唱者

伴奏。看得出来，大部分应试者演唱时，

手、脚都会颤抖，因为他们没有舞台经验。

三位考官从应试者的唱腔、手势、台形等多

角度择优挑选出20余人，其余被淘汰了。

经过初选后，公社文化站又聘请原松

江沪剧团的主要演员戎素芳、主胡琴师张

宝福等第二次遴选。还是采取由报名者自

选一段拿手的沪剧唱段或歌曲。需要伴奏

的，由张宝福伴奏。第二次又淘汰了一部

分，最后录取14人，算得上百里挑一。

经过精选以后，这支 14人组成的男女

青年成为新五文工团的第三代人了。接下

来就是培训。那时新五文工团与上海沪剧

团关系融洽，由公社文化站出面联系，上海

沪剧团派出李文兴、顾传芳两位男女老师以

及一位蒋姓老师，李、顾两位老师主要传授

男声、女声沪剧曲调演唱，蒋老师主要传授

形体表演动作，为期三个月。其时新五公社

对外交通不便，仅每天有一班汽油船往返新

五至松江县城，所以李、顾两位老师都住下

来，公社专门在办公大楼三楼腾出两间房间

作招待所住夜，蒋老师每星期定期来数天。

学员借住在原公社农机站，实行封闭管理：

规定一律住夜，除星期天休息外没有特殊情

况不准请假。每天清晨，学员起来各自练习

吊嗓子。上午、下午由老师授课。经过三个

月的培训，学员有演唱、表演的基本功了。

培训班结束后，文化站又聘请上海音乐学院

声乐老师薛天航来新五，定期传授演员的发

声、运气等声乐方面的基本知识。

县文化馆每年举办沪剧培训班，新五

文艺厂也每次选派两名演员（轮换）参加，

时间最少两个星期，最多一个月，学员都住

在县招待所。

平时，这些演员与其他印刷专业工人

一样，从事印刷工作。如有节目排练，则集

中排练一段时间。其中涌现了一批优秀演

员，如张菊华、任桂花、朱仁英、干国芳、吴

玉芳、朱菊英、夏菊花等以旦角为主。顾丽

云、徐小甫、诸炳仙、倪火根等以小生为

主。女演员阵营比男演员更为雄厚。

1982年，作为新五文工团的第三代演

员第一次登台演出，由沈孝慈创作的沪剧

小戏《气煞猫》，由顾丽云、徐小甫、干国芳

主演，参加松江县群众文艺会演，获创作、

表演二等奖。

1983年，为参加松江县庆国庆群众文

艺创作节目会演，编排两个沪剧小戏。由

赵政创作的沪剧小戏《得奖之后》，第二代

演员戚广龙与第三代演员干国芳主演。《归

农门》获三等奖。《得奖之后》还在上海《小

舞台》发表。

1986年，由钱勇赴创作的沪剧小戏《得

救》，后改名为《井台泪》，由顾丽云、朱菊

英、李全英主演。在参加松江县法制文艺

会演中获创作奖。此后，《井台泪》在县法

制文艺专场巡回演出23场。

1990年，由沈孝慈创作的小品《鞭墓》，

由县文化馆安排一名男演员，在华东大赛

上海赛区会演获三等奖。

1991年。由沈孝慈、徐林祥合作创作

的沪剧小戏《荷花缸》，由张菊华、李全英、

杨峰（外借）主演。在第三届上海十月业余

剧展获演出奖。

1992年，由沈孝慈应中国农业银行松

江县支行的要求，创作了上海说唱《飞不走

的人民币》，由县文化馆安排演员参加上海

第六届“农行杯”广播赛，获最佳节目奖。

其间，也排演大型沪剧，如传统统沪剧

《借黄康》，由张菊华、顾丽云、徐小甫、朱慰

英、李全英等主演。传统沪剧《庵堂相会》

由张菊华、任桂花、倪火根、李全英等主

演。传统沪剧《童府血泪》，由吴玉芳、张菊

华、顾丽云、任桂花、朱菊英等主演。有时

演员力量不够，少数也有外借。

新五文工团的第三代演员，经过三四年

的艰辛历练，有多位演员脱颖而出，演艺水

平已接近专业剧团演员水平。其中张菊华

无论在唱腔、对白、动作等，已显现功底深厚

的优秀青年业余演员特质。1985年，由陆军

创作的大型沪剧《瓜园里的年轻人》，县文化

馆抽调各乡镇文艺骨干组建业余剧团，张菊

华作为业余文艺骨干在剧中饰演杏花。

同年，张菊华被崇明沪剧团聘用，聘用

后参加了第一个大型沪剧《东方女性》表

演。两年多后，崇明沪剧团解体。虽然时

间短暂，但不管怎么说，她经历了一段专业

剧团的生涯。 （待续）

1.《荷花缸》剧照

2.《瓜园里的年轻

人》剧照

3.张菊华（前排左

二）与崇明沪剧团其他

演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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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喜欢施蛰存先生的文字，淡然，随

性而又隽永。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开始接触

文化老人，也动过想去看望他的念头，后来

不知怎么没去成，就成了终生遗憾。这不

妨碍我通过阅读他的作品，了解他走近

他。当淘得他早年的旧著《待旦录》时，我

的欣喜之情实在无以名状。

《待旦录》于“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五月初

版”，列入“刘以鬯主编的怀正文艺丛书之

四”，由上海江苏路九十九号的怀正文化社

出版。丛书共分八种，都是沪上名作家如许

钦文《风筝》，李健吾《好事近》等。此书共收

文二十三篇，分两辑，第一辑十一篇，第二辑

十二篇，作者写有《序》，他说道：“这是我在

抗战八年中写的散文中的一部分，其他的散

文，差不多皆已散失，有的是印本在旅行或

流徙中遗失的，有的是原稿写出去之后，便

无踪影的，有的是发表以后没有剪存，以至

现在无法寻觅的。在戎马仓皇中，一个人要

保留他自己的一些文字，也真不容易。”这多

少说出了抗战艰难时期，不但生活极不稳

定，东迁西走，作为作家，也难以保存好自己

的笔纸财物，等到要编一本抗战中写下的文

字，就颇为不易。最后，施先生写道：“应当

说明的是书名的涵义。我对于抗战大业，并

没有尽过参加作战的责任，所以不是取‘枕

戈待旦’的意义。这个‘旦’字，只是《卿云

歌》中‘旦复旦兮’的意思，或者《诗经》里的

‘女曰鸡鸣，士曰味旦’的‘旦’字。”这样，这个

书名就带有自强和兴旺的意味了。

《待旦录》中的第一辑，可视为文艺杂

谈。其中一些文章在发表的当时，就引起过

文坛的争论。如《新文学与旧形式》《再谈新

文学与旧形式》，因为有人提出异议，他为此

多写一文。主要意思是，新文学的作家，如要

参与文学大众化的运动，一是提高大众的文

学趣味，二是从新文学本身中去寻求能接近

大众的方法，也即抛弃旧文学旧形式的俗文

学。其实，旧形式如章回小说、平剧脚本、弹

词小调等等，正是旧文学向新文学的一种过

渡。施先生所说：“不要把这现象认为是新文

学的一条康庄大道。”这诚是施先生的一家之

言，他强调的是小说、诗歌、戏剧等纯文学的

文学性而不是宣传。可见施先年是心直口快

之人，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这让人想起施先生与鲁迅先生交恶的

往事。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以“丰之余”

的笔名，写了《重三感旧》，发表在《申报·自

由谈》。施先生也在该报发表《〈庄子〉与

〈文选〉》，因正巧有编辑请他填写介绍给青

年的读书表格，施先生填了《庄子》和《文

选》，结合鲁迅的文章，他说“我以为从这两

部书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为青

年文学修养之助。我并不希望青年人都去

做《庄子》《文选》一类的古文”。鲁迅见之

又撰文反驳，强调青年人不必沉溺于古文

里。一来一去，都没有好听的话，互相嘲弄

和攻讦。以至于施成了鲁迅笔下的“洋场

恶少”。晚年他在一次访谈中说起此事，还

愤愤不平地说：“被鲁迅踢了一脚。”但他并

没有过多计较，一直保持对鲁迅的敬重，还

在他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发表了鲁迅的

重要文章《为了忘却的记念》，因为他“觉得

鲁迅这篇文章写得实在好，应当发表”。

还说《待旦录》。此书第二辑是真正意

义上的散文，他说：“只有《老兵的小故事》一

篇，是诗，不是散文，照理不应该编在这里。

但是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确是把它作为散

文写的，我自己又喜欢它，不愿意割爱，所以

这里是它最适宜的安身处了。”但从形式上

看，它确实是诗，每节五行，共十五节，而最

后一节却只有四行，总计就是七十四行。作

者用的是顺口溜的民歌形式，完全的口语

化，开头写道：“三十岁年纪该不算大/可是

人家叫俺老兵也不差/前七年剿匪后三年把

日本人打/说好听些，也就是十年戎马/唉唉，

这络腮胡子三个月才一刮。”全诗读来朗朗

上口，内容通俗易懂。无论如何，是应归入

诗的行列的。既然作者把它编入散文，那是

可以理解的，那是散文化的诗，或诗的散文

化。其他各篇散文，如《跑警报》《山城》《河

内之夜》等，都是作者在艰苦的抗战岁月中，

居无定所，游西走东，在极不稳定的漂泊中，

写下的辛酸文字：“跑警报的时候是唯恐敌

机来得快，而事实

却真是侥幸地老是

不来。始终是谁也

没有躲进防空壕

去，便听见解除警

报的汽笛了。那是

一个得到了安慰的

病人的叹息，于是

荒山上的人们也随

着舒松地长叹着，

提起行李回城了。”这样的文字，从一个侧

面，写出了平民在抗战中的困苦。

施蛰存（1905—2003）字蛰存，号梅影轩

主、无相庵等，原名施德普，笔名施青萍、安

华、施二等。虽生于杭州，但从8岁起就跟着

父亲施亦政来到松江。父亲先后任江苏师

范学校文牍、检察兼掌书（图书馆主管），母

亲系松江人。他在松江（华亭）县立初等小

学、省立第三中学完成学业。之后考入杭州

之江大学，又进入上海大学、大同大学等。

每逢寒暑假必回松江，读书写作，进行外国

文学翻译。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的白色

恐怖下，施蛰存与好友戴望舒、杜衡三个共

青团员，被列为“共党嫌疑分子”，只得仓皇

离校。他悄悄潜回松江，后在省立松江中学

执教，借此暂避风头。他曾回忆道：“一星期

后，我回到松江家里，隐居小楼，杜门不出，

每日阅上海报纸，慨叹时事。”第二年，在松

江他与陈慧华举行婚礼，丁玲、胡也频、沈从

文等好友从市里赶来贺喜。在松江，他走上

了文学之路，与冯雪峰、戴望舒、杜衡组成

“我们的文学工场”，筹备《文学工场》杂志。

他自述一生开了四扇窗：东窗是文学创作，

南窗是古典研究，西窗是外国文学，北窗是

碑版整理。四扇窗都是明亮且成果斐然。

而散文杂谈的创作，只是他文学创作中的一

个分支，亦成绩不凡，继1937年出版第一本

散文集《灯下集》，这是他的第二本散文集。

据这套丛书主编刘以鬯先生回忆：“我

那时也给施蛰存出过小说，戴望舒的稿子

也是他转给我的。他住在愚园路，就在我

家后面，所以他有时候就走到我家把稿子

给我。”当年设在刘以鬯家中的怀正出版

社，就在江苏路，朝北走一小段路就是愚园

路，右拐弯就是施先生的家。两人确实住

得十分近，联系方便友情深笃，这才有了这

本今天看来异常珍贵的散文集。

侯绍裘（1896—1927）烈士是松江第

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 年秋入党。

1927 年 4 月 10 日，在南京惨遭国民党反

动派杀害。他的革命事迹在松江广为流

传，他的革命精神激励着人们。《松江

报》《松江史志》《上海老年报》都曾做过

详细报道。

近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印的《毛

泽东年谱》（1893—1949 上卷），见有几条

记载毛泽东与侯绍裘工作交往的文字，都

是我不曾读过的史料。现录于下，并介绍

一下当时的背景和我读后的感受。

其一（毛泽东在 1924年）“春 和罗章

龙并邀在上海松江中学教书的侯绍裘

［1］一道，由黄浦江边码头乘小艇到松江

县，指导当地国民党组织的工作。”（年谱

124页）

“［1］侯绍裘，当时任国民党上海第 4
区党部负责人。”（年谱124页）

读了这一条，使人了解到当时毛泽东

与侯绍裘的工作关系和友谊都很密切。

当时中国共产党三大开过不到一年，

中央有规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

民党。中国国民党刚开过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毛泽东既是中共中央执行局委

员，又是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罗

章龙也是中共中央执行局委员。中共中

央决定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恽代英四

人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派沈泽

民、邵力子、瞿秋白、施存统、邓中夏、向警

予、张秋人等共产党人参加执行部各部门

的实际工作。侯绍裘则是执行部领导下

做基层工作。当时这一批人都是中国共

产党的精英，把统一战线搞得风生水起，

红红火火。

此时此刻可以想象，毛泽东与侯绍裘

在黄浦江上泛舟，谈工作，也聊天。他们

会谈到黄浦江。由此，毛泽东谈广州珠

江、长沙湘江、岳麓书院，爱晚亭前，橘子

洲头，感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

人物”。侯绍裘谈华亭鹤唳、三泖九峰、江

东二俊、书画其昌、爱国诗人夏完淳，地灵

润育人杰。他们小艇抒怀，谈今说古，雄

视天下，同期世界大同，是一次很有意义

的聚会。

其二（毛泽东于 1926 年）“1 月 18 日

在国民党二大上，同丁君羊、侯绍裘等五

位代表，受大会主席团指定，修改农民运

动决议案［2］。经过修改的《关于农民运

动决议案》，简短明了，更加强调农民在革

命中的作用，19日被大会通过。决议案指

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

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

在解放农民’。”（年谱151页）

“［2］此决议案为农民部部长陈公博、

湖南等省代表易礼容、黄学曾、路友于、丁

君羊起草。大会讨论时，有代表提出，此

案文字太长，且偏重广东一省，要求增加

审查委员，重新拟定，大会主席团接受了

这个意见，由毛泽东等进行修改。”（年谱

151页）

读了这一条，可以了解到毛泽东与侯

绍裘并肩作战，深入讨论，修改决议案，从

思想上理论上肯定农民革命在中国革命

中的性质和地位。他们五人对当时的农

民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三（毛泽东在 1926 年）“4 月 13 日

列席国民党中常会。提出在上海开办党

报的议案，拟请张静江为经理，张廷灏

为副经理，柳亚子为编辑部主笔，沈雁

冰为副主笔，侯绍裘、杨贤江、顾谷宜为

编辑委员，获得会议通过［2］。”（年谱

159页）

“［2］自上海《国民日报》变为拥护西

山会议派的报纸后，上海即无由广州国民

党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的党报。”（年谱

159页）

读了这一条，可见毛泽东非常赞赏和

信任侯绍裘。认为侯的鲜明政治立场和

用文字战斗的能力都是非常好的。在毛

泽东看来，柳亚子、沈雁冰和侯绍裘都是

杰出的一流人物。

其四（毛泽东在 1926 年）“10 月 15—
28日 出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各

省 区 市 党 部 、海 外 党 部 代 表 联 席 会

议。……会议主要讨论国民政府的发展、

迁都［1］、召开国民会议、国民党的最近政

策等问题，通过了《联席会议决议案效力

问题决议案》，《中国国民党的最近政纲》

等。会议向全国发出宣言，重申继续执行

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2］。”（年谱168页）

注［1］注［2］的文字都较长，这里就

不全文录于下了。其内容主要是叙述 14
天的会议中，国民党内左派与右派斗争

中取得大胜利。会上共产党员占四分之

一，左派比此数稍多，再加半左派，人数

占绝对优势，所提各议案也深得人心，右

派中派节节败下阵来。其中记载孙科有

一段话与侯绍裘有关，特将原文择出：

“孙科说：有些问题‘即要找于树德、毛泽

东、恽代英、侯绍裘一疏通，会场中便没

有问题了’。”（年谱 168页）

读了这一条，可以了解到侯绍裘虽然

是国民党江苏党部的代表，但在会议上起

的作用是很大的。在孙科的眼中，于树

德、毛泽东、恽代英、侯绍裘都是会议中最

活跃最厉害的人物，最起作用的人物。用

我们的话来说，他们是我党的中坚力量，

在会议中联手与国民党右派作斗争，取得

了显著胜利。

读了以上几条后，总的感觉是侯绍

裘烈士生前不仅在上海、苏州、南京等地

出色地为党工作，而且在国民党二大上，

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各省市党部、

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上，与国民党右

派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这些重大斗

争中，他受毛泽东指导，与毛泽东并肩作

战，共同商酌战斗檄文，取得了成效，结

下了友谊。

施蛰存与《待旦录》
韦 泱

毛泽东与侯绍裘
谭俊生

盛庆庆 书

上世纪 80年代初，

我辞去了静安区住宅公

司的工作，下海自食其

力当了个体户，并在原

宝山县拿到了 001号的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那时我的主要业务是为

房修公司、建筑公司做一些维修、安装的辅

助工作。有些任务重、时间紧的业务，离不

开及时的信息和沟通。出于工作联系方便

的需要，1983年 5月我向罗店电话局申请

安装了一部电话机，安装费用300元。

那时一部电话月租费包月20元。电话

机安装好的那天，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即来我

这作了录音采访，第二天，在《阿富根谈生

产》节目中以标题《上海郊区农村，个体户装

了全市第一部家用电话》报道了这一消息。

消息引起了社会的反响。有人惊诧上

海郊区的个体户不得了，家庭电话也装起

来了；罗店当地的老百姓也议论纷纷，不少

人干脆跑来看个究竟，大家觉得蛮稀罕。

罗店地区只有一条电话线，电话号码

很特殊，661231，我们调侃说是 66 年的最

后一天。罗店地区有十多个生产大队，每

个生产大队只有一部电话，社员群众要打

电话，必须到大队部去；加上企事业单位的

电话，整个罗店地区只有上百门电话。从

市区打进来的电话，必须通过电话局总机

的话务员转接，而从罗店向外拨打电话，则

要请总机话务员代拨号码。记得我家的电

话号码是 388，谙音是升发发。安装了这

部电话机后，我业务量饱满，第一年上交国

家的税收就占了罗店地区个体户税收的三

分之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罗店电话

由原来的 3位数分机号码，增加到 4位数，

用户的电话机由电话局免费调换，换成带

有转盘拨号功能的，同时升级为总机半自

动接送电话，即区域内打电话可以直接拨

号，区域外的仍需总机转接。1989 年 11
月，整个上海市的电话号码都改为7位数，

罗店地区也改成了直线电话。

随着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电信事业

得到了更大的发展，1995年上海的电话号

码全部升为 8位数，当时我开了一家大酒

店，前面的 4位区号是固定的，后面的 4位

号可以挑选，我挑选为 7979，谐音即使“吃

酒吃酒”，通俗易记，顾客盈门。

改革开放后，我安装了上海第一部私人电话
可 燃

饭
后


